                            锦 屏 烽 火

                         （三十一）

城门口，两个皇协军士兵历行公事地查阅着进出城门人流的良民证，人们手拿良民证接受检查，然后出入城门。

一阵自行车铃声从城里传出，一队身穿便衣戴着礼帽的人骑自行车冲出来，前面的几人高喊着：“闪开，闪开。”向人群冲来，人群见了急忙向两边躲避。

一个老婆婆领着小女孩躲避不及，被骑车到跟前的便衣一脚踢倒：“老东西，不长眼啊，叫你闪开你不闪开，耽误了老子的事，要你的小命。”不顾倒地的老人，骑车而去。

一队自行车从倒地老人身边驶过去，中村和于四海也在其中。吓的小孩伏在老人身上不敢动。等车队过完了才起来把老人拉起来。

老人打拍着身上的土：“造孽哟。”

皇协军士兵看着远去的自行车队，吐口唾沫：“呸，张狂劲。不怕出去挨枪子呀。”又接过一个个良民证验看着，验证后的人们向里向外走着。

石河镇维持会院里，横七竖八地放着二十来辆自行车。屋门口，特务们歪戴着帽子、嘴上叼着香烟进进出出，有的嘴里哼着淫曲。

门内于四海的声音：“都进来，布置任务了。”特务们一个个慢条斯理地进屋。

特务们抽烟抽的整个屋里乌烟瘴气，二十来个人歪七扭八地坐着听任务。

中村：“我现在给你们分配任务，皇军的七个人执行暗杀任务，主要对象是八路的指挥官，这个任务放后几天来执行。其他人统统的化装进村，了解八路的人数、驻地，他们截获皇军武器的下落，还有有价值的其他军事情报。这一组今天就出发。一定要把有价值的情报带回来。”

于四海：“到八路的地盘上收集情报，可不比在咱这边，说话办事一定不能露马脚。比如说在这里称‘皇军’，在那里就要说‘鬼子’；在这里叫‘八路’，在那边就得说‘八路军’；在这边哼唱啥小曲也行，在那边就不行；在这边抽烟卷，甚至抽大烟都行，在那边就只有抽烟袋。这些细小的事做不好，进去你就休想出来了。还有很多应该注意的，你们自己去琢磨，去注意。一句话，检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能安全回来特别是带情报回来的，皇军大大的有赏。你们去准备吧。”

特务们稀稀拉拉地出了门。

小山村村头，八路军战士隐在暗处站岗。一群孩子里一男一女两个大的持着红缨枪站在街口，四个小的，唱着儿歌做着游戏：“日本鬼，喝凉水，坐火车，轧断腿，坐轮船，沉了底，坐飞机，摔个死，露露头，挨枪子。”

一个锔锅的小炉匠挑着担子从山下向村里走来。

两个大孩子手持红缨枪上前，截住了小炉匠的去路，四个小孩也团团围上来。

大男孩：“你是干啥的，要到哪里去？”

小炉匠：“我是小炉匠，专门锔锅锔盆锔大缸的，到这个村里揽点活干。挣俩小钱。嘿嘿。”歇下担子。

男孩：“俺这村里来过小炉匠，可从来没见过你。”

小炉匠：“两年前我来过，你准是上学了没见着。”指着一个小男孩：“这孩子我就见了，那时侯刚会走，跑起来还摔骨碌，他摔倒了我还拉他一次呢。”

男孩：“进去吧，可不许到处乱跑。”

小炉匠：“好来好来，我知道。小朋友们再见。”挑起担子向村里走去。

女孩轻声地：“你也不仔细盘问就放他进去了？”

男孩：“咱这样盘问能问出个啥来，让他进村去暴露吧，是坏蛋就出不了村子。”

小炉匠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着，边走边大声叫着：“来锔破，来锔破。”

一大嫂从门里出来从小炉匠背后喊：“锔破的，我有个盆坏了，你给锔一锔。”

小炉匠回头：“大嫂你拿来吧。”歇下担子，拿马扎坐下，拿出干活的工具。

大嫂进门从门里端出坏成三瓣的盆来交给小炉匠：“锔这样的盆得多少钱？”

小炉匠：“大嫂放心，我绝对不会多要你的钱的。”用抹布擦干净盆上的泥土，开始干活。

大嫂坐在一边的石头上看小炉匠锔盆。一队八路军战士从街口走过。

小炉匠：“大嫂，你这里住着八路军，比俺那儿可强多了。俺那儿小鬼子天天到庄里要吃要喝，要粮要钱，吓的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敢出门。看这里多安静啊。”

大嫂：“自打八路军来了，俺这村里确实好多了，连小偷小摸的都没有了。八路军还帮着挑水扫院子，军民一家可亲了。”

小炉匠：“听说咱八路军又打大胜仗了，劫了鬼子的火车，抢了好多武器弹药，这下打鬼子可有武器了。也不知道这么多武器都放到哪里了？”

大嫂：“俺家孩子他爹那天就帮着运武器了，说是那步枪机枪堆起来和小山一样。放到哪里孩子他爹说这可是军事秘密，谁也不能说。连我他也不告诉。”

小炉匠：“大嫂，你这村里住的八路军多吗？”

大嫂：“不多，一个村也就住七八百人吧。咱这村小点，也就住了六百多点。”

街口，两个民兵暗中监视监听着。

小炉匠向锔好的盆上抹着油灰：“大嫂，你的盆锔好了，你看看行不行？”把盆递给大嫂。

大嫂从地上捡起块石头敲敲盆：“手艺不错，多少钱？”

小炉匠：“大嫂不嫌，就给三个铜钱吧。”

街口那边：“狗特务站住。”

小炉匠听到声音惊慌地起身要跑，看到三个孩子一跑两追地过来，又稳下神来。接过大嫂递过来的三个铜钱。

三个孩子围上来：“跟我们走。”

小炉匠推开一个孩子，撒腿就跑。

四个民兵把他截在街上，小炉匠束手就擒。

两个八路军保卫干事审讯小炉匠。小炉匠坐在椅子上，看着审讯他的人。

陈干事：“老实交待，你叫啥名，究竟是干啥的，到这里来干啥？快说。”

小炉匠：“我叫涂求安，我就是锔破的，到这里做点生活，混口饭吃。”

陈干事：“你是锔破的，可这是你两年前的职业，要不，不会锔的盆这么好，可你已经很长时间不干了。”过来抓起小炉匠的手：“看你的手，连干活人长的茧子都没有了，干活人的手哪有这么细嫩的。并且你向大嫂打听的都是八路军和武器弹药的事，锔破的关心这些么？你是便衣特务队的，如老实交待，我们对你宽大处理，若是不老实，马上拉出去枪毙。还不快说。”

小炉匠：“我确实是耍手艺的小炉匠，长官你可不要冤枉我啊。”

陈干事：“你不老实交待，”对外面：“小董，带货郎来和他对对质。”

外边的声音：“是。”脚步声。

小炉匠从椅子上溜下来跪在地上：“我说，我交待。我真名叫贾计五，我是日本人派来的便衣特务，到这里探听日本人丢失的武器弹药的下落和八路的动向，没想到才进来就被你们盯上逮住了。”

陈干事：“除了你和货郎，还有化装成啥样的？”

小炉匠：“这……”

陈干事：“你不说也没有关系，还有货郎，货郎交待了，我们对货郎宽大处理，对你么，哼，你会知道你的下场。”

小炉匠：“我说，我说，还有两个打扮成粮食贩子的，也到附近村里了。”

陈干事：“小董，把小炉匠带下去。”

小董推门进来，把小炉匠押出去。

记录的干事向陈干事一笑：“顺利突破。”

陈干事报之一笑。

漆黑的夜里，中村带着六个鬼子特工身穿便衣，隐蔽在小树丛中。

七个人围个圈，遮住光亮，中村用左手拿手电筒照着地图，右手指点着地图：“我们七人现在在这个位置，顺小路下去就是上元村。据可靠情报，八路的指挥部就设在上元村，你们五人下去，分别从村东和村南进村，再寻找八路的指挥部，刺杀他的指挥官，使八路群龙无首自乱阵脚，咱们大日本皇军再出兵剿灭这群八路。你们在遇到情况时尽量不要说话，免得暴露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大日本皇军的精英，一定能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五个鬼子：“愿为天皇效忠。”

中村看看表：“十一点了，你们开始行动吧。”熄灭了手电筒。

五个鬼子起身向山下走去。

上元村庄头，一个八路军战士背着步枪在村口站岗，来回游动着。

两个鬼子便衣时隐蔽时跃进地悄悄接近哨兵。

哨兵听到动静猛转身发现有人：“谁？口令。”把大枪从背上取下，推弹上膛。

一个鬼子甩手扔出飞刀，哨兵被削破喉咙，扑倒在地。

两个鬼子过来把哨兵的尸体拖到树后，向村里窜去。瞬间没影了。

陆连长带通信员查岗走过来，四处查看不见哨兵。

通信员转到大树后：“连长，哨兵被杀了。”

陆连长过来看看又摸摸死去的哨兵：“可能是鬼子的便衣特务进村了，你在这里守着，我进村组织抓特务。”抽出枪来，打开保险，提在手里向村里跑去。

五个鬼子特务向团部摸来，被站岗的哨兵发现：“站住，口令。”鬼子特务举枪向哨兵开枪，打伤了一个哨兵，两个哨兵立即退进大门来，用墙角做掩护向外射击着。

警卫班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冲出屋来，用台阶做掩护，向外射击。鬼子特务射进来的枪弹打在墙上。

田参谋长从屋里出来：“发生啥事了？”

受伤的哨兵正在被包扎着伤口：“我们在门口站岗，发现三个人向这边走来，我们问他口令，他们却抬手开了枪，我急躲闪中打中了我的肩膀，我们赶紧退进门来还击。一定是鬼子的便衣特务队过来了。”

田参谋长：“缠住他们，咱们的部队马上就会过来。”

战士们向外面射击，阻止鬼子特务冲进来。

五个鬼子特工用手枪向大门里射击着。一个鬼子：“这里是双岗，一定是八路的指挥部，咱们冲进去，完成任务。”五个鬼子特工用更猛烈的火力向大门里射击，并顺着墙隐蔽地向门口运动着。

大门里射出密集的子弹。一个鬼子冲到门口被隐在门里墙角的八路军战士击中，倒在地上。鬼子特工对不能冲进大门着急着，怪叫着。

街两头传来枪声和脚步声。八路军战士从两侧包围过来。

鬼子特工向街两头拥来的八路军射击。有的鬼子枪里已经没有子弹。

一鬼子特工：“我们不能被八路活捉。”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扔枪倒在地上，太阳穴流着血。

另两个鬼子也把枪口对准太阳穴，开枪自杀。

枪中没子弹的鬼子特工捡起受伤鬼子丢在地下的手枪，向受伤的鬼子头部开枪，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

枪声停下来。

大门里卫兵出来，陆连长带一队战士也赶过来，查看鬼子的尸体。

田参谋长随李显忠和叶政委出来。

陆连长：“五个小鬼子全自杀身亡了。这五个鬼子是从村东和村南两个方向进村的，杀死了村头站岗的战士，直奔团部而来。”

李显忠：“这就是鬼子特工的暗杀队了，目标就是团部。这次小鬼子又失败了。”

叶政委对陆连长：“夜间站岗的要派双岗，鬼子这次失败了，还会派鬼子来，你们要高度警惕。”

陆连长：“是。”

田参谋长：“把鬼子的尸体拖到村外，天明埋了。回去休息吧。”

维持会里，中村站在门口对外面：“小野君，斋藤他们回来没有？”

小野的声音：“还没回来，如回来一定会向你报告的。”

中村进来对于四海：“看来斋藤他们是凶多吉少了。我在山上就听到村里激烈的枪声，已经猜测情况不妙了，只是不知道他们得没得手，如果得手了，他们就是殉职也值了。”

于四海：“这次出来，只是探听到八路确实住在这里，武器弹药的下落却一无所获，还搭上七八个兄弟的性命，我正愁着咱如何向山本少佐交待呢。”

中村：“咱们的再等等，看有没有斋藤他们的消息。只要能刺杀死八路一个指挥官，咱们就一切好交待。”

于四海：“最近咱们出师不利，几次和八路交手都得不偿失。皇协军里传说八路里有个叫李志强的，手上功夫有两下子，在南山里一人就杀死了十几个皇军。有这样的人物，倒要和他好好地较量一番了。”

中村听了咬咬牙：“李志强，我的死对头，我在老虎岭驻防的小队遭他袭击死去一半。我要亲手杀死他，给我死难的士兵报仇。”

于四海：“中村太君，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顿便饭吧，来到我的家乡，我总要尽地主之谊呀。”

中村：“好的，好的，我的买点礼物，送给老太爷和老太太。”喜滋滋地出去。

                           （三十二）

保安团团部里，王德成、王大壮两人在屋里说话，王连仲在门外看信偷听着。

王大壮：“大哥，老太太的六十大寿，你打算咋给她老人家过。”

王德成：“老太太说，兵荒马乱地，一家人吃顿便饭就行了，可不能兴师动众地大操大办。”

王连仲拿着信进来：“那咋成，六十岁生日那是大寿，那能马虎草率地过去。老太太生日是哪一天，由我来操办。一定要搞的红红火火的。”

王德成：“母命难违。虽然我不想办的太寒酸了，可大操大办毕竟不合时宜。”

王大壮：“团长，弟兄们辛苦半年了，就让他们借这个好日子乐乐吧。”

王德成：“还有半个月呢，到时候再说吧。连仲，你拿的是……”

王连仲：“哦，团长，这是谭特派员让王支队长转来的信件，对咱们半年来工作进展不太满意，督促咱们放开手脚，扩大武装，在绣江地盘上打出咱们的一席之地。”把信件递到王德成手里。

王德成看了看信：“他的意思就是让咱们去八路军那里争夺地盘，可八路军是好惹的吗？王尚志扣押了二百多名八路军，自以为八路军不敢向他动手，结果咋样，八路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了太河镇，驻太河镇的部队被八路军全部俘虏，王尚志他自己像条丧家狗一样跑到潍县，不但扣押的八路军被救走了，还损失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弹药。你说，咱们的实力有王尚志大么，他人多枪多都落个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咱有他王尚志的家底吗？我说连仲啊，咱们还是在八路军和日本人的夹缝里老实安稳地生存吧。”

王连仲：“大哥，人人都说乱世英雄起四方，谁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可你咋就想蜗居在这王官庄里不思进取呢？”

王德成：“连仲，可能你回来受委屈了。你若想干一番大事业，你就离开王官庄回省城吧，王官庄这一潭浅水也难养腾云驾雾之龙。我的意愿就是保住咱王官庄父老兄弟平平安安，不出大事就心满意足了。”

王连仲对王大壮：“大壮，你看大哥这么没有进取心，你也不劝劝他。”

王大壮没好气地：“劝啥，大哥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我也没把当球啥官放到眼里。大哥说咋办就咋办。”

王连仲无奈地摇摇头：“大哥，我想去看看王支队长，从他那里搞点消息来，请两天假。”

王德成：“他那里能有啥好消息，除了反共还是反共。你想去就去吧。”和王大壮对王连仲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王连仲骑在马上，带着四个卫兵向前走着。

给王连仲牵马的卫兵：“参谋长，看你天天闷闷不乐的，是有心事吧？”

王连仲叹口气：“我整天劝说咱们团长把队伍拉大，弟兄们也就有前途了。可他就是蜗在庄子里，不求壮大，但求自保。这不仅无益于党国大业，也无益于弟兄们的前程啊。我想给弟兄们谋求好处，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亏对弟兄们啊。唉，你说我能乐的起来吗？”

卫兵：“那太河的王支队长能帮咱干啥呢？”

王连仲：“到那里谈谈再说吧。咱们先到燕岭镇拜会拜会朱会长去。”

五人说着话走进燕岭镇。

朱润富家里，王连仲坐在上首椅子上，朱润富坐下首相陪。四个卫兵坐在一侧的椅子上。

朱润富微笑着给王连仲倒上茶水：“王参谋长咋百忙中抽空光临寒舍了。”

王连仲：“我要到博山王支队长那里，途经此地，来讨杯茶吃。朱会长，八路军对你很宽大啊，没把你当成投敌汉奸给法办了，若是国军结果可就不同了。”

朱润富收起笑容，有些胆战心惊地：“参谋长开玩笑了，朱某的维持会长是秦会长逼我干的，我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点坏事也没帮日本人做呀。对朱某的为人，参谋长心里也是透亮的。”

王连仲：“瞧你吓的，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对四个卫兵：“你们到外边，我和朱会长有话要说。”

四个卫兵出去。

王连仲喝口茶：“朱会长，其实做人就是咋生活的好咋生活。比如你，秦会长逼你干维持会长，你不干，日本人能饶过你吗？轻了灌你两壶辣椒水，抽你几鞭子，上上老虎凳，重了给你扣上个反日抗日分子的帽子要了你的小命，还不和杀死一只狗一只猫一样容易，而你可就啥也没有了。可你当上了会长，不仅保住了性命，就是家里的财富也是不减反增吧。”

朱润富立即恭维着：“还是参谋长会体谅人。我也算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参谋长有事只管吩咐，朱某惟命是从。”

王连仲恶狠狠地：“我也不怕你给我走了风声。实话实说，国民党的特派员去年底来视察，看上了王官庄那几百号人，封了王官庄族长王德成保安团长的官，可半年来对他毫无进展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有意找人取而代之。特派员安排我做他的参谋长，一是让我督促他监督他，二是如果王德成和国民党不一心一意就找时机取代他。我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要采取行动。但俗话说狡兔三窟，为了事不成我有个退路，我想让你帮我联系日本人，就是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也保证不与日本人为敌。这事你办成了，我在保安团里给你安排一席之地。”

朱润富狡猾地：“参谋长这事还是找别人吧，我和日本人，和秦会长早就一刀两断了，我也不想让人给我安个汉奸的罪名了。”

王连仲掏出枪放在桌子上：“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给你汉奸的罪名？你不干也罢，我的计划你都知道了，我的事是世上的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两眼盯紧朱润富，手伸向桌子取手枪。

朱润富：“参谋长若是果有此心朱某就去跑一趟何妨。参谋长就等好消息吧。”

王连仲收回手，脸上换上笑容：“老狐狸，你在试探我。”两人会心的一笑。
王尚志办公室里，王尚志和王连仲交谈着。

王连仲：“没想到八路军还真他妈的下手了。”

王尚志：“他下手也不敢把咱咋样，咱不过损失了几百条枪而已，如今秦司令已经给我补齐了。他如果动了我试试，国军会立马和他翻脸。秦司令说了，只要我敢干，出啥事他都给兜着。省政府沈主席在给我的电报中就说，反共限共溶共灭共乃是党国第一要务，这是国军军人必须时刻牢记的，这封电报可惜落在了八路军手里，成了他们指责党国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我还怕沈主席顶不住怪罪下来，可沈主席说，怕啥，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党国的死对头，日可以不抗，但共不能不反。秦司令也说做我的坚强后盾，只要我坚决反共，出啥事都没事。有他这话，有朝一日我还要对八路军发难，出出我的恶气。”

王连仲：“可我那里的王团长，与你说的恰恰相反，他虽然抗日也不积极，可反对反共，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牵制着日本人，他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庄子里。去年谭特派员嘱咐，如他不亲近党国，就把他干掉。我观察他这半年多，他对党国毫无感情，对共产党似乎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看是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王尚志：“老弟，除掉他，你就取而代之，弄这个团长干干，说不定还能弄个旅长师长的干干，岂不强似在他手下窝憋着。老弟想啥时候起事，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

王连仲：“我已经笼络了三百多人，都是保安团今年招收的外姓人，受王姓官兵的歧视和排挤，我给他们以同情，他们都倾向于我。我想借王团长给他母亲办六十大寿的时机起事，到时候兄长派一个营去帮助我就行。时间是这月的二十九。”

王尚志：“就这么定，我派兵按时赶到，打完了吃酒席。不过这事得向秦司令报告一声。”

王连仲：“兄长这么支持我，小弟先行谢过了。我等你的消息。”

王尚志：“走，吃饭去，边吃边聊。”两人出屋门。

王德成堂屋里，王德成和母亲同王家的几个绅士攀谈着。

王母：“德成当这族长，如有不当之处，各位长辈事事可要多担待些。”

绅士：“德成这孩子处事稳重，做事全以庄上王姓家族的利益为重，虽然做了国军的保安团长，可没丢下咱王姓家族，这就是德成的可贵之处。”

另一绅士：“老夫人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却让德成为庄里的事忙碌，不能在你面前尽孝，我们全庄的乡亲也觉得过意不去。可德成不出面，其他人难以服众啊。这庄里还真离不开德成。”

王母：“两位过奖了，德成能得到乡亲们的信任，为父老乡亲谋点福祉，是祖上有德，他应该尽心尽力地做好才是。”

绅士起身：“德成军务繁忙，家里事也多，我们就告辞了。”众绅士都起身。

王母也起来：“多谢几位长辈盛情，明天中午来喝酒，我再好好地敬长辈几杯。

王德成：“娘，我去送几位长辈，顺便到街上和团部看看。”送众绅士出门。

王母倚着门框：“早点回来。”看着众人出门。

王大壮站在门楼上，对围墙外面的国军部队：“我再说一遍，王官庄晚上不让任何外地人进庄，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你们可以在外面侯着，但是不能靠近围墙，离围墙三十步以内我的士兵就开枪，那时伤了和气责任可由你们负。”

一士兵从围墙下上来到王大壮面前轻声地：“副团长，参谋长带人带枪闯进团长家，把老太太押着向团部去了。”

王大壮：“娘的，王连仲要图谋不轨。”对守围墙的士兵：“只要他们有动作，就给我打，一个人也不能放进来。”对报信的士兵：“走，看看去。”两人下围墙。

团部里亮着灯，副官坐在里面值班。王德成进来：“顺生，有情况吗？”

王顺生站起来：“团长，没有情况。”

王德成坐下，王顺生给王德成倒杯水端过来。

门外混乱的脚步声传来。王连仲带着一队人端枪进来。院子里还有一队士兵。

王德成坐着没动，看着王连仲：“连仲，你这是要干啥？”

王连仲：“团长，博山王支队长的部队路过这里，要进庄住一宿，副团长就是不放他们进来，我来找你给说说这事。”

王德成：“连仲，王官庄夜里不留宿，晚上不开庄门，这是祖宗多少年前定下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还要我说啥？告诉他们到别处宿营吧。”

王连仲：“团长，这可都是国军啊，我看你对党国对国军没有一丝感情，你还是把团长的位置让出来吧。”

王德成：“让出来行，可让给谁？谁当了团长，他就得离开王官庄，我还带我的自卫队保护王官庄。”

王连仲：“让我离开王官庄？不那么容易吧。”对手下：“带进来。”

门外的灯光里，两个士兵把王母推搡着押过来。进门。

王德成迎上两步，惊呼：“娘，你……”。对王连仲：“王连仲你要干啥？真没想到你这么卑鄙无耻。”

王连仲奸笑着：“随你咋说吧。”对王母：“大娘，我请你来，就是让你劝劝大哥，把团长和族长的位置让给我，王官庄的事大哥就不要管了。行吗？”

王母逼视着王连仲：“你不要叫我大娘，我担待不起。德成的保安团长位置可以让给你，那是你领来的人封的，你拿去就是。但是族长的位置是王姓家族推举出来的，你要当族长，也应该当着全王姓家族人的面让给你。连仲啊，我就是让德成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就你的德行也难以服众，你不是痴心妄想吗？”

王德成：“连仲，我王德成做不成名垂青史的人，可也决不做王官庄的千古罪人，族长的位置我决不让给你，我不能让好端端地王官庄葬送在你手里。”

王连仲：“既然你们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成全你娘俩了。来人，给我下手。”

几个士兵要向前，看着王德成泰然自若、不怒而威的样子，又退了回去。

一阵整齐有力地跑步声传来，王大壮率士兵跑进院来，将王连仲的士兵包围了起来，枪口指向王连仲的士兵。

王大壮带卫兵跑进屋来：“团长、大娘，你们没事吧？”转身怒视着王连仲：“王连仲，你胆子不小啊，要搞兵变了？来人，给我抓起来。”

进来四个持手枪的卫兵，下了王连仲的枪，看住了王连仲。

王连仲：“王大壮，你别犯迷糊，王支队长的一个团就在门外，你敢动我，外面的部队攻进来，就血洗王官庄。”

王大壮冷笑两声：“吓唬谁呀，你让他们进进庄试试。”推着王连仲出了门。王德成和王母等人也跟出来，看着带枪的士兵围着另一群士兵。

王大壮把王连仲推向前：“弟兄们，王连仲要带领你们搞兵变，你们跟他干吗？王连仲自从回到王官庄后，就不断地说动咱们团长去和八路军县大队争夺地盘，目的就是要挑起王官庄和八路军的事端，讨好他的特派员。让咱王官庄和八路军、日本人两面树敌，咱王官庄还有安宁之日吗？王团长不同意他这么做，他就要搬开绊脚石，对王团长下黑手。你们知道了真相，还跟着他搞兵变吗？”

士兵队伍里议论纷纷：“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这样做不把王官庄毁了吗？”“咱能跟着王连仲毁自己的家吗？”

一士兵：“副团长，俺们可不知道王连仲是要搞兵变呀，他平时只说我们这些外姓士兵待遇太低了，要我们跟着他，听他的，他会给我们好处。”

被围的众士兵：“是啊副团长，我们决没想搞兵变呀。”

王大壮对王德成：“团长你说，咋处理王连仲和这些士兵？”

王德成：“从咱们是国军说，王连仲是国军特派员任命的参谋长，从王官庄说，他是咱庄里的族人。王连仲，从此时起，你不再是本保安团的参谋长，去找你的特派员复命去吧。你也不再是王官庄的族人，限你即刻离开王官庄，不准再踏进王官庄半步。其他参与的弟兄们不知者不罪，你们还是我保安团的士兵，日后有功照常升赏。有愿意跟王连仲走的，本团长也不强留，一会随王连仲走就是了。王姓的官兵们今后对其他姓氏的兄弟不得歧视，如有违犯，军法从事。大壮，把王连仲撵出王官庄。”

王大壮上前推着王连仲向外走。被围的十几个士兵有六个把枪放在地上也跟着向外走。一队士兵持枪跟出去。

王德成对王母歉疚地：“娘，让你受惊了。”

王母整整被士兵扯皱的衣服：“没啥，只是虚惊一场。”

街上，王大壮押着王连仲向前走着，后面跟着追随王连仲的六个士兵和保安团士兵。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从后面哭喊着：“连仲，连仲……”跌跌撞撞地追来。

王连仲挣脱王大壮的手，停步向后迎去：“娘，你咋来了？”

连仲娘过来抓住王连仲的手：“连仲，你这糊涂的孩子，你咋干出这种混账的事来呀，自古犯上作乱就是死罪呀，王族长不杀你，留你一条命，可你这样走了，咋还有脸见族人，咋还再回王官庄啊。连仲，听娘的话，咱去找族长和族人赔罪，就是族长和族人对咱要杀要剐，咱都认了。走，回去，跟我去向族长赔罪。”

王连仲：“娘，这不是赔罪不赔罪的事，国家的事你不懂。娘，忠孝不能两全，你就原谅儿子吧。”推开娘的手，回身就走。

连仲娘：“连仲，你这么走，娘在王官庄还有脸活下去吗？你背叛了王家，不认娘了，那娘就先走了。”转身猛向墙上撞去，当时头破血流，死过去。

王连仲回身看到倒地的娘：“娘。”过来蹲下把娘扶起来抱在怀里哭泣着。

王大壮过来见连仲娘已死，对王连仲：“连仲，等把大婶埋了再走吧。”

王连仲慢慢将娘放到地上：“不，大壮哥，我娘的后事就拜托你了，我该走还是要走。”起身又向前走了。

王大壮看看躺在地上的连仲娘，气冲冲地跟上去抓住王连仲的前胸衣服，一拳把王连仲打倒在地，又踢了两脚：“王连仲，你是畜牲，畜牲。”

王连仲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王大壮带着士兵押着王连仲等一行走到庄门口。

王大壮：“我上去看看，一会听我的话再放他们出去。”自己向门楼上走去。

士兵们押着王连仲一伙等待着。

士兵们伏在围墙上，枪口对着围墙外的黑暗里。

王大壮走上来问带队的班长：“有动静吗？”

班长：“刚才还有动静，他们没走。”

王大壮：“王支队长的部队听着，你们要帮助王连仲搞兵变的阴谋失败了。我们王官庄看不起那种吃里扒外的东西，已经把他清出族籍了，我把王连仲交给你们带给王支队长，让王连仲跟着王支队长建功立业飞黄腾达去吧。”

围墙外远处的黑暗里有了说话声。

王大壮对围墙下：“打开庄门，把王连仲一伙撵出去。”

庄门打开，王连仲一伙走出庄门，向黑暗中走去。

                          （三十三）

三官镇政府里，各区区长、书记和县大队的中队长们三三两两地走进会议室。

李玉昆和李显功、谷丰三人从办公室出来，说着话向会议室走。
李志强从一房屋里出来，等待他的王玉山迎上来：“队长，我……”

李志强：“有事就说嘛，咋吞吞吐吐地。”

王玉山：“队长，昨天集上，董家营的邻居来赶集，见了我说我那个女人又被他丈夫打了，我想请假半天回去看看。”

李志强不满地：“王玉山，你现在可是八路军县大队的战士，你参加时不是说要遵守八路军的纪律，不再跟那个女人来往了吗？你咋，唉。……”

王玉山：“我是下决心不想和她来往了，可我……，是我不对，那就算了。”转身怏怏不乐的走了。

李志强：“回来。”过去拉王玉山到一边：“我正想知道你和那女人是咋回事，你详细地跟我说说。”

王玉山略作犹豫才开口：“那女人叫杨杏花，跟我是一个村的，俺们从小一起长大，彼此都有好感。十四五岁的时候俺们一块拾柴禾私订了终身。后来俺娘去世，我一人生活，日子过的可想而知，弄的家越来越不像个家。二十多岁的她，被她爹娘强迫着嫁给了俺村的小财主张六顺，可杏花心里根本没有他，他们成婚五六年杏花从没有让他沾过身，只是偷偷地跟我约会，而张六顺知道一次就毒打她一次，结果是越打杏花对他越没感情。杏花多次鼓动我带她私奔他乡，可我考虑她爹娘只有这一个女儿，将来无人养老，也顾忌我带她私奔后两人的声誉，在外地也难以立足，就没有成行。自打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后，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决心和她聊聊，了断俺们之间的恩怨，劝她好好和张六顺过日子。”

李志强：“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事处理起来还真有些难，按照咱八路军的规矩，你作为八路军战士，和有丈夫的妇女有来往这是严重违犯纪律的。可是你们真心相爱，是她爹娘拆散了你们，你们有情有义的也情有可原。这样吧，你自己既然对这事有了认识，你就回去处理一下吧。记住，要遵守八路军的纪律。你去吧。”

王玉山：“是。”走出大门。

李志强看着王玉山走出大门，自己也向会议室走去。

李玉昆召集各区区长、书记和县大队的中队长们开会。有的干部记录着。

李玉昆：“同志们，这一个时期以来，咱们八路军打击了博山太河镇的王尚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驶行为，夺取和销毁了日本鬼子武装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和小鬼子的嚣张气焰，也使咱们北部几区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形势是很好的。如今即将进入麦收季节，我们判断鬼子不会让乡亲们安稳地麦收，同时也会出兵出来抢粮食，保卫麦收是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各区要立即动员群众，对成熟了的小麦快收快打快藏，就是鬼子来了，也不能让他们抢到一粒粮食。县大队和区小队的任务是保证麦收期间乡亲们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各区给咱八路军和县大队交的公粮，也提前筹划一下，在给乡亲们留下口粮后尽可能的多收缴一些。粮食的存放先由区里安排，啥时候向根据地运送由县里统一安排。各区在征粮时要注意党和咱八路军的政策，不要对群众征过头粮，让群众没饭吃而对咱们产生怨言，这是必须要避免的。如何做好麦收的保护工作，由显功同志来讲。”

李显功：“同志们，李书记刚才讲了麦收阶段的工作安排，对县大队和区小队的要求是保护麦收，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保证粮食不让鬼子抢去。咱们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和鬼子展开一场粮食争夺战。咱们先分析一下县城敌人的力量，整个绣江县鬼子的兵力不足两个中队，为了防范八路军的进攻，在石河镇鬼子驻着近两个小队，县城驻有鬼子兵力是一个中队多，减去驻守火车站和兵营的，机动兵力不足一个中队，一百五十人人左右，皇协军不足两个中队，能机动的也只有一个中队多点，这样计算敌人能出动的兵力在三百多人。咱们县大队加上区的武装也是三百多人近四百人，有能力和敌人抗衡。具体部署是，在县城东北西三方我们的地带里，利用有利地形组织对出动的敌人进行打击，使他们不能踏入咱们的地域，比如咱这三官镇方向，只要守住浮河大桥，敌人就难过河来。二是县大队和区小队帮助群众收割，尽快抢收，一有情况拿起枪就能作战。三是要加强对县城方向的警戒，发现敌情，立即鸣枪示警，县大队和区小队的战士立即转入战斗。具体安排是李志强中队由谷丰参谋长带领，进入沙集区；赵春水中队由我带领进入东阳区；周振东中队由李县长带领在三官镇。三个中队分着行动，有重大事情需要集中再行通知。”

李玉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各区需要办理的具体事情，咱们再去办理。散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起身走出会议室。

李显功叫住了要出门的李志强：“志强你过来。”

李志强又回来到李显功面前。

李显功：“志强，你和周老根进趟城，了解一下小鬼子的动向和张守业的态度。记住，路上和进城后要注意安全。”

李志强：“是。我和周老根进城。”

李志强和周老根商人打扮，两人向县城走着，在路上边走边聊。

周老根：“刚加入咱八路军那阵子，看着战士们拿着老掉牙的步枪和穿的土的掉渣的军装，觉得这样的部队还能有战斗力，还真有几分瞧不起。经过这半年多的相处，可让我对咱八路军刮目相看了。打太河镇咱们的战士是一个接一个的往上冲，一个冲锋就拿下来了；打小鬼子的军火列车，咱就掌握的时机那么好时间那么准，真是神了。我在国军里当兵近二十年，就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到过。更让我震动的是打石河镇，炸围墙最危险，冲上去的战士是一个一个的倒下，又有战士一个又一个的接着冲上去，那种不怕死的劲头可真少见，平时蔫不己的战士三喜去炸围墙，负了伤还是坚持爬了上去，见没有合适放炸药的地方，楞是用肩膀扛起炸药包，用身子把炸药包挤在墙上，拉响了导火索。这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能做出来，太让我震撼了。共产党教育的部队知道为谁去打仗，为啥去打仗，也使我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其他别的党派，别听他说的好听，其实白搭。刘营长多次对我说，在了党和不在党那是大不一样，在了党能知道好多好多的东西。是啊，他每次和我说话，都是一口的新名词。我也觉得，我前半辈子还不如我这半年学到和懂得的道理多。”

李志强半开玩笑地：“大叔，看不出来，你进步蛮大的。”

周老根：“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看不上俺们这些上点年纪的，可大叔还是求你有空的时候多给大叔说道说道，让大叔也开开窍，也早一天在了党。”

李志强：“行，大叔只要要求进步，我就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大叔，快到县城了，这些话不能说了，啦别的。”两人山南海北的扯着向前走。

城门口，皇协军士兵照常查验着出入人流的良民证。

李志强和周老根排队向前走着。到跟前，李志强把良民证递上。

士兵打开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李志强，把良民证交给李志强：“李掌柜，进城办事啊，请进吧。”

李志强：“有桩买卖要谈。后面这位周掌柜，良民证丢了，我和他到警察局去办个新证。”

士兵：“两位请便，进去吧。”

李志强和周老根进入城里，两人走在大街上。快到兵营前，看着两个站岗的皇协军士兵，李志强对周老根：“咱们分头行动吧，十二点，你到和顺饭馆，我请你吃面。”

两人分手，李志强径直向前，周老根向皇协军士兵走去。

县委办公室里，李志强和周老根汇报着侦察情况，李玉昆、李显功、谷丰三人听着汇报。

李志强：“城里是一片寂静，鬼子和皇协军都没有大的动作，便衣特务队在石河镇吃了大亏回来，惹的山本发了几次火，这一段时间也没出来，可能是在进行某种训练。传播的消息就是自从咱们截击了军火列车后，山本的脾气变得暴躁了，经常发无名火，龟田、中村和张守业多次遭到训斥，维持会秦立本、警察局刘宗敏更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这一阵子城里的百姓们都觉得清静了。具体的情报没有。”

周老根：“我见到了张守业，张守业当着皇协军的大队长，可是情绪不高。他向我说了一些情况。他说，山本为了维护全县的治安，曾多次向上司请求增兵，可是一个兵也没增来，还是他们占领绣江县时的兵员，还减少了许多，全县的日军已不足两个中队。皇协军的士兵现在是三个中队，可他们不会像日军那样打中国人。自从咱们截击了日军的军火列车后，山本受到上司的训斥，特别是看到特务队最近的行动毫无建树却损兵折将，他自己也变得暴戾无常，训斥下属成了家常便饭。最近，山本神秘起来，与省城的司令官通电话都是秘密进行，有时开着会来了电话也会把开会的人撵出去，接完电话才让人进去，可能在谋划一个大行动。对麦收，山本确实是布置了任务，要维持会下令征粮，让日军和皇协军准备抢粮。再要说别的事时，山本又召集开会，来人叫张守业，我就辞别了张守业出来了。”

李玉昆：“你们带来了很重要的信息情报，回去休息吧。”

李志强和周老根离去。

李玉昆：“看来上级的分析是对的，日军可能在策划一次大的军事行动。这个信息必须尽快报告团部。保护麦收这事咱们还需要研究几个应对方案，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成熟了的麦子在微风中晃动。满坡里都是抢收麦子的大人和孩子。

谷丰、李志强和队员们三两人一伙地帮着乡亲们收割着。队员们有的背着大枪，有的把枪架在地里。

孙长印帮着乡亲们装着车，队员们肩挑背背地帮乡亲们往家运。

一垛垛地麦子等待脱粒。毛驴、人们拉着碌碡，打压着收割来的小麦。

队员们帮着乡亲们把一袋袋装好的麦子向家里推。

李志强带着几个队员挑着刚收割的麦子进场院。解绳子垛好，走到水桶边擦着汗喝水。

一队员提着枪跑来：“队长，从城里出来的一拨鬼子和皇协军，有二十来个，赶着三辆大车，进焦家码头了。”

李志强：“快通知队员们集合，立即去焦家码头。”

焦家码头村，街上停着三辆马车，鬼子和皇协军士兵正挨家挨户地抢粮食。

一个皇协军士兵背着多半袋粮食从一个家里出来，鬼子兵在后面帮着架着。

一个中年妇女追出来：“你们不能抢我的麦子，这是俺一家两个月的口粮啊。”上来抢夺。

鬼子一脚把妇女踹倒，和皇协军士兵继续向大车走。

妇女起来又追上来，拉住口袋不放。

鬼子兵骂着：“八格。”把枪从肩上取下来，推弹上膛：“死了死了的。”就要将枪口对准妇女开枪。

一声枪响，鬼子向后一仰，倒在地上。

皇协军士兵边走边嘟噜着：“该死，你的口粮你要吃，老子当兵就不吃饭了。”

李志强过来一拉口袋，把皇协军士兵拽了个趔趄，口袋掉到地上，回头看着李志强手里的枪，愣在那里。

枪声把抢到和没抢到粮食的鬼子和皇协军都引到了大街上。鬼子兵端枪向四处察看着，皇协军躲在各个大门洞里不敢出来。

一声枪响，四处察看的鬼子被击中，趴伏在地上不动了。

又一个鬼子大叫着端枪瞄准原地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目标，继续大叫着。

又一声枪响，鬼子扑倒在地，脑袋上汩汩地向外流着血。

李志强的声音：“皇协军弟兄们，我是李志强，只要你们手举着武器走出来，我保证不杀你们，可如果敢顽抗，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焦家码头。快出来。”

李志强从街口走出来，周老根从矮墙后站起来，队员们从街两头走来。

皇协军士兵从各个门洞里出来，手里高举着枪。

队员们上前缴下皇协军士兵手中的枪，把他们集中过来。

李志强：“我放你们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和山本，别打乡亲们粮食的主意。小鬼子来多少，我们消灭他多少，你们再来，我对你们也不客气了。一定要把信捎到啊。你们走吧，回去一辆车，拉上鬼子的尸体。”

皇协军士兵躬着腰离去。队员们摆弄着新缴获的枪。

